
民国十八年冬月二十五日乔装
的红军第一次占领商城后，我爷就
给自己放了假。先是在官井沿大操
场参加商城县苏维埃成立庆祝大
会，观看红日剧团的精彩演出，随后
又到沈家商门外南河湾广场参加各
界群众组织慰问红军活动。我奶絮
叨红军进城喜坏穷人更乐坏了我爷
这个大懒人。沈家老少都知道，我
爷这人除了夏天出门收购小麦，一
般难得出门，更不会无事闲荡。可
是，我爷这阵子成天像小孩过新年，
哪里热闹哪里凑。我奶整不明白，
我爷早晨吃了饭出门东逛逛一上
午，中午吃罢饭西晃晃一下午，一连
几日这样热情不减在干啥。

其实，我爷就是造出好似闲荡假
象，来掩盖其真实意图：暗寻红军队
伍中的豹子大伯。半年来，已经有
不少人偷偷告诉我爷，在大别山深
处的商南起义红军队伍里有沈家豹
子，即他的亲侄子，我们的豹子大
伯。如果这事传开来可是杀人掉脑
袋的大事。要知道商南闹红势头正
旺，城里城外国民党民团到处吆喝
抓共产党剿红军。这节骨眼上突然
冒出“沈家失踪的豹子在红军队伍
里挑头闹事”，这事非同小可，当即
都被我爷矢口否认了。可是冬月二
十五日大清早，我爷在南城门口饭
馆猛然见到高个白净那挑柴火的年
轻人之后，一下改变了他的看法。
因为这年轻人酷似大爷。要知道 12
年前发生的土匪勒索案中大爷命赴
黄泉，当时只有八岁的豹子大伯失
踪了。为寻找豹子大伯，沈家 10 余
年一刻没有停止，他竟杳无音信。
红军乔装占领商城后，我爷立马产
生了寻找豹子大伯的想法，想证实
他 的 真 实 身 份 ，了 却 多 年 来 的 担
心。因为我爷已在心里确认那乔装
卖柴的年轻红军就是豹子大伯，而
且目前就在县城家门口的红军队伍
中。事不宜迟，当时正是寻找的绝
佳时机。

第二天时局稳定后，我爷开始入
街串巷实施暗中寻人计划。开会时
他会仔细地观察主席台上坐的人，
看戏时他细瞄前排坐在凳子上的
人，慰问红军时他关心的是接待的
红军首长是谁，尤其路上遇见红军
队伍，望着挎短枪的红军特意多瞅
几眼。总之，他在城里城外大小聚
会人群中留意，生怕漏掉要找的人，
几天了一无所获。我爷矛盾，为是
否改变这大海捞针的寻人方式而游
移不定。如何不惊动别人（包括我
奶）而又达到其目的，这是我爷暗中
寻找的初衷。也是我爷做人处事一
生谨慎的原则。从远处与大局着
想，他考虑更多的是不能给沈家带
来麻烦。寻找结果无论如何都不能
对外丁点泄露。此事一旦泄露，那
就要牵连到沈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
的安危，沈家家大业大不是一会儿
半会儿说走就走的。我爷于心不
忍，一辈子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安稳
做生意的几门子太爷接受不了豹子
大伯的现实身份，被迫逃离数代引
以为自豪的以沈氏命名的“沈家商

门”的地方，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
现今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形势一变，
红军队伍随时撤出县城。早年老街
坊“吴公兴药材行”的吴家，就是因
儿子吴靖宇参加共产党全家不得不
撤到乡下避难。话又说回来，如果
现在不抓住时机寻找，一旦红军撤
走，那样再寻找就难上加难了。一
面是氏族大家庭的安危羁绊我爷举
步维艰，一面是豹子大伯的亲情桎
梏我爷难舍难分。我爷处在进退两
难之间。

功夫不负有心人，正待我爷一筹
莫展时出现转机。那天在南河湾广
场观看演出，我爷惊喜地发现了目
标：一个熟悉的壮实的背影被他老远
锁定，他就坐在前排居中位置。此人
不是南城门口李掌柜饭馆门前，跟豹
子侄子一道乔装卖柴夺南城门的红
军吗？老远眼瞅着那壮实的背影，
我爷思绪万千。对，朝他打听！

演出结出后，我爷一路跟着他，
在一僻静处快步地上前搭讪。结
果，不是我爷要见的人。我爷一脸
尴尬。

“你是沈家商门的沈师傅吗？”还
好此人认出我爷，他是红军新建团
三营张营长。

我爷不得不点头：“我认错了，当
你是那早头波攻城门的……”

“你是找一营长老徐？”
“不是，是找跟他一道进城的高个

白净的年轻人。”
听到这，张营长一下把我爷拉到

路边，谨慎地问道：“你咋认得他？”
“我，我是秋天到里罗城购粮遭

遇 土 匪 ，他 救 过 我 。 我 想 当 面 谢
他！”我爷灵机一动地随口一说。再
一个看到张营长谨慎样，他有些拿
捏不准那高个年轻人是不是豹子大
伯了。

“嗨，我当啥事儿？这事对红军
来说不算啥，不要放心上！他很忙
啊，好了，你的话我会带到的！”说着
他笑哈哈地走远了。

我爷愣愣地立在那儿，咂摸着他
的话。

那天傍晚，天空似乎飘着雪花，
我爷坐在火盆旁抽烟。突然，虚掩
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店铺走进
红十一军三十二师新建团李副团
长。他是老熟人，参加革命之前常
在我爷门口摆豆腐摊。店外停两辆
独轮推车。

“李副团长有何公干？是不是要
灰面（口语面粉）？”我爷问。

“我也是生意人不用拐弯抹角，
就一人巷里扛竹棍——直来直去吧，
我们想从您家借灰面，赶明儿还小
麦或钱由你说？”

“要多少？现成有千把斤，不够
让肖大个连夜磨出来！”

“ 够 了 ，只 要 600 斤 。 我 打 条
给你……”

“不用麻烦的，一夜功夫，你们明
天就还了。”我爷吩咐肖大个装面粉。

600斤面粉很快装上独轮车。李
副团长用毛笔在麦黄纸上打好欠
条，这时他一下想起什么，忙从单薄
的袄子口袋中掏出一个小包，小心

翼翼地解开，取出一块玉佩递给我
爷：“为慎重起见，来时我们周团长
交代：去沈家借灰面量大，把我的玉
佩带上作为抵押信物……”

“玉佩？”我爷接过玉佩一看一下
愣住神了。这是俩拇指大小黄澄澄
椭圆形玉佩，上刻甲骨文“沈”字，图
案寓意家族图腾之意。它是祖传的
玉佩，尤其背面“顺”字是我爷小时
淘气偷偷刻上的。这玉佩原一直戴
在豹子大伯脖子上。沉思片刻，我
爷突然明白了，说：“这是周团长家
传宝贝，我沈顺不能拿！请麻烦转
告周团长：作为团长他为沈家考虑
太周全了，沈家知道眼前红军的难
处了，更明白他的一片心意了！”

周团长无疑就是豹子大伯。因
为他即有可能觉察到家人知道他的
身份，而且清楚家人正在寻找。如
其让亲人为揭开他的身世之谜寻找
不止，不如主动表明自己目前红军
身份，免得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这
也是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逼迫豹子
大伯尽快作出抉择的原因。他只能
采取这种方式来告诉至亲，以此有
效地保护家人的安全。见物如见
人，我爷当然明白了豹子大伯的真
实意图。

红军占领商城以后，沈家谁最忙
乎？我奶说，沈家帮工肖大个最忙
乎，而且最累！我爷要挂着他的挂
面，得闲要淘麦晾麦、要应付着门面
生意。我奶这时身怀六甲，除为我
爷挂面打下手外，一家老少吃喝等
家务她要料理。肖大个独自一人要
推磨磨小麦，要踏箩柜筛面粉，每天
要磨出平常需要量的面粉，时不时
还要额外量地给红军加工小麦面
粉。面粉最适合作军粮，蒸出的馒
头和烙出的锅巴馍带在身上方便行
军打仗。尤其是地锅锅巴馍，榔实，
两面焦黄保质期长，红军战士背着
锅巴馍干粮袋一出行就几天，甚至
十天半个月，风餐露宿，它是红军战
士的最爱，被战士称为“红军馍”。
每当红军有大的行动，沈家磨坊石
磨不分昼夜地转。红军三十二师东
进皖西支援红军三十三师，开辟新
根据地，肖大个为给红军赶时间加
工一批面粉，三天两夜没上床睡觉，
在磨坊里靠着大石磨端着大碗吃饭
都闭着眼睛。肖大个自嘲那阵子真
成了蒙眼的驴，推磨闭着眼，筛箩柜
闭着眼，连吃饭都闭着眼。

过了正月，也就是二月二龙抬头
那天，从沈家商门推进来三辆独轮
车，每辆车捆着鼓囊囊的三麻袋小
麦。车子径直停在我爷家门前。为
首的是去年冬天红军第一次占领商
城时，我爷最想找他打听豹子大伯
下落的红军徐营长。他指挥战士把
麻袋卸下来，自己单臂夹一麻袋小
麦走进屋里。

当时，我爷和徐营长两人照面竟
不约而同感到惊诧。尤其我爷分外
惊奇，迄今为止这是我爷第三次见
到他。想当初，他是我爷认定地能
打听出豹子大伯的知情人，另一个
是南门口饭馆的李掌柜，可他在红
军占领县城的次日，于饭馆门前贴
出转让启事后就不知去向。今日一
见面，我爷就有了朝他打听豹子大
伯的想法，更指望他带来豹子大伯
音信。

徐营长抱拳：“沈师傅生意发财！”
“徐营长好！”我爷看出他像是习

武之人，浑身透着精神气，人壮实并
且力大无比，一麻袋小麦少说一百
四五十斤，他单臂夹起直立行走不
靠臀部得力，轻松地掂进屋，气不喘
脸不红，只有肖大个能做到。

“嘿嘿，你力气蛮大！”接过徐营
长沉甸甸的麻袋，肖大个咧嘴憨笑。

“哪里，你是商城有名的肖大力士，
早就耳闻了！”

“徒有虚名，是商城有名的肖大
肚子。”

“哈哈哈哈……”两只有力的大
手握在一起。

徐营长因任务紧迫，急需这批
1350 斤小麦的面粉。可一时半会儿
肖大个磨不出来，我爷只好用现成
的面粉兑换。在兑换比例上，徐营
长跟我爷争执起来。我爷坚持用 90
斤面粉兑换 100 斤小麦的方案，徐营
长坚持 100 斤小麦最多兑换 75 斤粗
面粉的方案。他的理由很充分：“沈
师傅，我谢谢您的心意。我也是庄
稼汉子懂得这批小麦品相一般，何
况这小麦还没来得及淘一下，每百
斤毛麦经水淘后光麦飘子泥土沙子
等杂质少说有七八斤，磨后麦麸子
至少 20 斤以上，麦浮子算作工钱。
何况您家是六十五的精制灰面，以
您家灰面质量兑换千把斤我们已经
占了最大便宜了。”

诚实人加懂行人最好打交道。
话已说到这份上，我爷只好按照徐营
长说的做。因为时间仓促，我爷立即
吩咐肖大个装面粉。肖大个拿出一
摞盛40斤面粉袋子，一戳瓢10斤，四
下装满了一袋子面粉，当即过了秤。
这袋面称后，我爷挥挥手示意肖大个
停下来，弯腰掂起一只带补丁的布
袋，上下翻看后交代：“大个子，这些
灰面袋子有点脏，去里屋把你婶子
刚洗干净的灰面袋子拿来！”

肖大个犹豫，心里嘀咕着：这不
也是刚洗干净的灰面袋子吗？我
爷见肖大个犯迷糊，又向他使个眼
色。他立马明白过来，于是跑进里
屋拿回一摞面袋，赶紧铁实地五戳
瓢一袋子地装面粉。很快 27 袋面
粉装好了。徐营长坚持每袋再过
秤，我爷推说面袋子都一般大小，
先前已经校过秤了，尽管装车就是
了。徐营长默默地扫视扎好的 28
只鼓鼓囊囊的面粉袋子嘀咕：“沈
师傅您这是按九十算还是一百算
的啊？”

我爷自顾吧嗒着抽烟装着没听
见，笑着吩咐：“大个子帮助装车。”

旋即，徐营长一行红军战士推
着三车面粉离开沈家。肖大个瞧
着足足盛着 1500 斤精面粉的三只
大 缸 都 见 了 底 ，脸 上 露 着 笑 容 ：

“叔，您递眼神后我懂了要换大灰
面袋子。”

“嘘，小声，你婶耳尖。”
“嘻，叔，您还想瞒我婶子？我到

里屋，婶子已把面袋子准备好了，正
要 往 外 送 呢 。”肖 大 个 做 个 鬼 脸 ，

“叔，您瞧这是啥条子？”感觉口渴，
肖大个转身在桌子上提茶壶时，发
现下面压着一张字条。

我爷拿过一瞧，心里扑通一下，
继而长叹一口气：“大个子，我们高
兴太早了。记住，无论你做什么都
瞒不过红军！”

徐营长一声不响地留下 500 斤
精面粉的借条，落款处清晰地盖着

“商城县苏维埃”朱色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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